
江 南 水 乡 温 润 如 玉 ，孕 育 了 无 数 古
镇 ，在 众 多 的 江 南 古 镇 中 ，乌 镇 以 其 独 特
的水乡韵味，吸引了我前行的脚步。走进
这 些 古 镇 ，水 系 纵 横 的 河 道 ，如 同 古 镇 的
血脉，流淌着千年的故事。

我 登 上 一 条 乌 篷 ，撑 船 的 船 娘 叫 甜
嫂。她身穿一件靛青色的传统印花布衫，
头 戴 一 顶 斗 笠 ，是 古 镇 船 娘 典 型 的 打 扮 。
登船时，甜嫂正手握一支被磨得溜光圆滑
的 船 橹 ，站 在 一 艘 乌 篷 船 旁 ，热 情 地 招 呼
着游客。

只 见 甜 嫂 站 在 船 尾 轻 轻 摇 了 几 下 橹 ，
乌篷船便缓缓驶离了码头。船在水中行，
人在画中游。甜嫂一边摇橹，一边向客人

介 绍 着 古 镇 的 人 文 历 史 和 沿 途 风 景 。 她
的 声 音 清 脆 悦 耳 ，如 同 春 风 拂 面 ，让 人 倍
感亲切。

“这座桥叫通济桥，建于明代，是乌镇
的 标 志 性 建 筑 之 一 。”甜 嫂 指 着 不 远 处 的
一座石桥介绍，通济桥和仁济桥互为直角
连接的河道，半圆桥拱与水中倒影组成波
光粼粼的完整圆形，透过其中一座桥的桥
洞 可 以 看 到 另 一 座 ，这 就 是 乌 镇 著 名 的

“ 桥 里 桥 ”。 接 着 ，她 又 指 着 岸 边 的 一 座
古 宅 说 ：“ 那 座 宅 子 是 以 前 的 大 户 人 家 住
的 ，你 们 看 那 雕 花 门 窗 ，多 讲 究 啊 ！ 这 里
面可有着许多故事呢！”

甜 嫂 告 诉 我 ，刚 到 乌 镇 工 作 时 ，除 了
要 掌 握 划 船 技 术 ，还 要 加 强 与 游 客 的 交
流 。 于 是 ，她 开 始 学 习 乌 镇 的 历 史 和 文
化 ，读 懂 每 一 座 桥 、每 一 条 巷 子 的 故 事 ，
耐心地分享给游客。我坐在船上，听着她
娓娓讲述那些古老的民间故事，古镇在我
心里生动了起来。

尽 管 很 喜 欢 船 娘 这 份 工 作 ，但 甜 嫂 里
最 牵 挂 的 还 是 孩 子 。 那 年 10 月 ，家 里 的
老 人 身 体 不 适 ，不 得 不 回 老 家 休 养 ，才 上
初 中 的 孩 子 就 成 了 孤 独 的 留 守 儿 童 。 没
过多久，孩子突然生病发烧。甜嫂接到孩
子 带 着 哭 腔 的 电 话 时 ，心 疼 得 如 刀 割 一
般 。 她 多 么 想 立 刻 飞 回 淮 阴 老 家 去 照 顾
孩 子 ！ 然 而 ，正 值 旅 游 旺 季 ，她 根 本 走 不
开。她只能强忍住泪水安慰孩子，托付邻
居 帮 忙 照 顾 孩 子 。 甜 嫂 告 诉 我 ，再 熬 一
年 ，等 明 年 孩 子 读 初 三 了 ，就 辞 掉 船 娘 工
作 回 家 好 好 陪 孩 子 读 书 。 她 说 ：“ 孩 子 永
远是第一位的。”

甜 嫂 的 淳 朴 让 我 感 动 ，她 的 坚 韧 更 让
我 敬 佩 ，祝 愿 甜 嫂 的 生 活 ，如 这 江 南 水 乡
一般宁静而美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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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 一 朵 浪 花 都 是 时 光 的 褶 皱 ，水 上 工 作 者
的 故 事 ，正 被 潮 声 与 浪 涛 细 细 书 写 。 辽 阔 海 面
丈 量 着 他 们 的 坚 韧 ，每 一 段 平 安 抵 达 的 航 程 ，
是 流 年 里 用 辛 劳 镌 刻 的 痕 迹 。 潮 声 不 息 ，以 浪
为 笺 ，那 些 被 风 雨 刻 进 生 命 的 褶 皱 里 ，藏 着 动
人的故事：是对风浪的敬畏，是对归途的守望，
更是以身为楫、渡尽千帆的无声誓言。

在 川 江 三 峡 ，楚 城 旧 洲 河 畔 的 苏
记沟水域，静静地躺着一处独具特色
的 危 险 品 锚 泊 基 地 。 这 片 流 淌 的 水
域宛如一位沉默的见证者，不仅见证
了历史的变迁，也静静地守护着每一
个今天。

遥 想 童 年 时 光 ，楚 王 井 的 水 仿 佛
一条银白的巨龙，从葱郁山林中奔腾
而下，形成一道壮观的瀑布。在那些
日 子 里 ，我 和 许 多 伙 伴 们 一 起 玩 耍 ，
其 中 有 一 个 叫 英 子 。 我 和 英 子 常 常
从楚王井往返，将那清甜的水源抬回
家，不论是送到婆婆家还是英子家。

当 英 子 家 有 客 人 时 ，便 会 在 晚 上
来 我 家 借 宿 。 我 们 躺 在 吊 脚 楼 那 简
陋 的 木 床 上 ，窗 外 是 川 江 的 滔 滔 江
水 。 川 江 的 流 水 奏 响 了 一 曲 激 昂 的
乐 章 ，哗 啦 啦 的 声 音 似 乎 永 不 停 歇 ，
像是一首轻柔的摇篮曲，伴我们甜甜
入梦。

我 们 俩 睁 大 眼 睛 ，倾 听 着 江 水 的
涛 声 ，时 不 时 还 窃 窃 私 语 ，分 享 着 彼
此 的 小 秘 密 。 月 光 透 过 窗 户 洒 在 我

们的脸上，映出我们纯真的笑容。那
是 一 段 简 单 而 美 好 的 时 光 ，两 小 无
猜，充满了快乐和梦想。

后 来 ，随 着 三 峡 移 民 的 浪 潮 ，英
子 一 家 迁 移 到 了 遥 远 的 上 海 崇 明
岛。从那时起，我们的生活轨迹不再
交织，那些共同聆听川江涛声的日子
也逐渐被岁月尘封。

时 光 悠 悠 流 转 ，多 年 后 的 我 成 了
柴油船上的一名水手，再次踏上这片
熟悉的水域。此刻，我在锚泊基地静
静地等待，等待着通过那宏伟的三峡
船闸。曾经汹涌澎湃的川江，现已变
成 高 峡 平 湖 ，平 静 而 祥 和 ，宛 如 一 面
巨 大 的 镜 子 ，清 晰 倒 映 着 天 空 的 湛
蓝。

在 一 个 寂 静 的 夜 晚 ，狂 风 突 如 其
来 ，像 一 头 被 激 怒 的 野 兽 般 呼 啸 而
至 。 汹 涌 的 浪 涛 疯 狂 地 拍 打 着 船
壳。那熟悉的哗哗流水声，刹那间带
我 穿 越 回 童 年 的 时 光 隧 道 。 在 那 一
瞬间的恍惚中，我仿佛又看到了儿时
的 自 己 ，与 英 子 在 水 中 嬉 笑 打 闹 ，我
们 抬 水 的 身 影 在 水 花 中 若 隐 若 现 。
婆婆那温柔的呼唤仿佛穿越了时空，
在 我 耳 边 轻 轻 回 荡 ，温 暖 着 我 的 心
房。

风 势 愈 发 猛 烈 ，船 身 剧 烈 地 摇
晃 ，仿 佛 是 在 狂 风 中 飘 摇 的 一 片 树
叶 。 我 从 睡 梦 中 猛 地 惊 醒 ，迅 速 起
身，与船员们一同投身到紧张的抗风
作业中。大家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
使，齐心协力地调整船锚，加固绳索，
在 狂 风 巨 浪 中 顽 强 地 坚 守 着 。 每 一
个动作，都饱含着我们对船舶安全的
守护，对彼此的信任。

不 知 经 过 了 多 长 时 间 的 艰 苦 奋
战 ，风 终 于 渐 渐 平 息 ，水 面 也 慢 慢 恢
复平静。我独自站在甲板上，望着黎
明 破 晓 时 分 那 渐 渐 泛 起 鱼 肚 白 的 天
空 ，心 中 满 是 难 以 言 喻 的 感 慨 。 此
时，陆游那句诗“唯有涛声似旧时”涌
上 心 头 。 是 啊 ，涛 声 依 旧 ，但 童 年 的
伙 伴 却 已 远 在 天 边 。 我 在 风 雨 交 加
的夜晚中，竟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忧
伤与温馨。

独坐阳台 对面湖光山色
烟雨凄迷 春天匆忙 无瑕
写生一片嫩绿 一场大雨
碧水绕湾 河流泥沙俱下
浑浊与清流 各占一半
两只鸭子把上游的喧嚣
沉入江底
无意暴露人间的温度

昨天盛放的花朵浮出水面
落花随流水不必掩埋
也忽略了香气
桥上脚步皆为过客
终究会离开
停驻的小鸟声音空灵
却有无尽的忧伤

多云的傍晚没有夕阳
寄情暮色我心生怜悯
有雨落花我惋惜，烟云虽美
很快消散于山涧
有 时 翻 滚 的 波 浪 带 着 平 静 的

思考
有 时 涓 涓 的 细 流 暗 藏 澎 湃 的

思想
风云际会或山水寂寥
可能都是虚构的风景
我坚信五月的云
是雨后的彩虹

新来的二副蹲在驾驶台角落的海
图 桌 上 ，后 背 贴 着 雷 达 显 示 屏 的 底
座，冰凉的金属透着寒意。这是台风
来临前最后的平静，驾驶台里弥漫着
电子设备的焦皮味，还有挥之不去的
咸腥味。

船 长 的 声 音 从 对 讲 机 里 传 来 ，带
着电流的沙哑：“小张，再去检查六号
水密门。”我摸到门框时，甲板突然倾
斜 ，积 水 一 下 子 漫 过 工 作 鞋 ，咸 涩 的
海水渗进袜子，脚趾传来一阵刺骨的
凉。

机舱里的震动变得混乱起来。我
顺着舷梯爬下去，看到轮机长整个人
贴在主机控制屏上，安全帽下的汗水
把 帽 带 都 浸 湿 了 。 他 吼 道 ：“ 第 三 缸
排 温 过 红 线 了 ！”大 管 轮 正 用 撬 棍 卡
住抖动的燃油阀，后背的工作服被汗
水浸透，像一幅深浅不一的航海图。

凌 晨 三 点 ，台 风 来 了 。 驾 驶 台 的
倾斜仪指针疯狂摆动，我抓住车钟台
才 勉 强 站 稳 。 二 十 米 高 的 浪 墙 一 排
排 砸 向 左 舷 ，每 一 道 浪 过 去 ，船 体 都
会 发 出 金 属 扭 曲 的 嘎 吱 声 。 二 副 脸
色蜡黄猛地拿过望远镜，本来文弱的
书 生 却 唾 沫 星 子 喷 在 雷 达 屏 上 ：“ 船
头偏了四十度！”

船身开始不受控制地横摇。我亲
眼看到甲板上的羊角桩被海浪拔起，
两吨重的铁锚在甲板上翻滚，把三寸
厚 的 钢 板 砸 出 深 深 的 凹 痕 。 冷 藏 库
的冻肉撞破舱门，铁门像纸片一样被
卷 进 漩 涡 。 大 厨 老 王 跪 在 厨 房 地 板
上 ，抢 救 他 的 豆 瓣 酱 坛 子 ，玻 璃 碴 子
和 酱 汁 在 他 手 背 上 划 出 了 一 道 道 血
痕。

最要命的是舵机舱进水警报。我
和水手长顺着安全绳摸到船尾，海水
已 经 淹 到 膝 盖 。 应 急 灯 投 下 的 绿 光
在水面上晃动，漂浮的棉纱缠在液压

管 路 上 。 水 手 长 把 防 水 手 电 咬 在 嘴
里 ，扳 手 砸 在 管 壁 上 ，声 音 和 闽 南 话
的 脏 话 在 舱 室 里 回 荡 。 我 的 手 指 被
法兰盘毛刺划破，鲜血刚冒出来就被
海水冲淡。

新来的二副趴在了操舵椅上。这
个 从 上 海 来 的 高 才 生 ，死 死 抱 住 舵
轮 ，呕 吐 物 顺 着 舵 角 指 示 器 往 下 淌 。
船 长 在 对 讲 机 里 咆 哮 ：“ 左 满 舵 ！ 左
满舵！”水手阿鹏的手腕颤抖，几乎转
不动舵轮。二副一把将他扯开，手臂
青筋暴起，白嫩的皮肤下肌肉紧绷。

船 头 终 于 对 准 浪 涌 的 方 向 ，主 机
的 轰 鸣 却 突 然 低 了 下 来 。 轮 机 长 从
机舱打来电话，带着哭腔：“辅机跳闸
了！”驾驶台的灯光瞬间熄灭，只剩下
应急电源的红光。

货舱里的集装箱开始移位。三百
个钢制货柜在黑暗中互相撞击，发出
闷 雷 般 的 轰 响 。 三 副 在 货 控 室 里 疯
狂点击触摸屏，液晶屏的蓝光映出他
惨 白 的 脸 ：“54 号 贝 位 …… 滑 移 警 报
……”他 的 声 音 卡 在 喉 咙 里 ，因 为 整
艘船突然被抛上浪峰，胃里传来一阵
失重的抽搐。

天亮前的半小时最难熬。台风眼
经 过 时 ，周 围 一 片 诡 异 的 平 静 ，湿 透
的 我 们 在 甲 板 上 忙 碌 。 大 副 带 着 人
加固绑扎索具，钢丝绳在液压绞车的
吱 呀 声 中 渐 渐 绷 紧 。 我 的 工 作 服 结
了一层盐霜，走动时发出窸窣的摩擦
声。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时，轮机长
瘫坐在机舱地板上，拿着半瓶矿泉水
往烫伤的手臂上浇。

厨房里飘来姜汤的辛辣味。大厨
把最后半包红糖倒进锅里，不锈钢勺
刮 过 锅 底 的 声 音 让 我 想 起 小 时 候 奶
奶 熬 药 的 情 景 。 新 来 的 二 副 蜷 在 角
落的长椅上睡着了，睫毛上还沾着干
涸的盐粒。

炎炎夏日，暑热如蒸笼，我开车载着儿
子去城郊仙姑山水库游泳。青山环绕下的
库 水 ，波 光 粼 粼 ，幽 碧 清 澈 ，许 多 城 里 人 早
早 地 在 水 中 浮 游 嬉 戏 ，这 儿 成 了 纳 凉 亲 水
的 胜 地 。 我 与 儿 子 一 前 一 后 下 水 ，如 鱼 儿
一样在水中畅游。亲水乐游是我们一家三
代的共同爱好，与当海员职业密不可分。

小时候，父亲从船上回家休假，帮家里
忙 夏 季“双 抢 ”。 父 亲 挑 完 稻 后 ，常 邀 堂 哥
去村头四方塘游泳。我也跟着一起去。大
人 在 塘 中 间 游 ，我 趴 塘 边 村 人 用 来 洗 衣 的
条石上玩水。

后 来 ，我 登 上 长 江 驳 船 当 了 一 名 水
手 。 那 一 年 夏 天 ，正 是 长 江 洪 水 滔 滔 ，驳
子 挂 在 港 一 码 头 后 面 保 养 刷 油 漆 。 黄 昏
时 ，天 空 中 出 现 橙 红 色 的 绚 烂 晚 霞 ，江 面
上 浮 光 掠 影 ，水 天 一 色 ，令 人 陶 醉 。 我 们
穿着的蓝棉工作服全部被汗湿了。师兄亚
飞 拍 了 我 一 下 肩 头 ：“ 会 不 会 游 泳 啊 ？”我
一股热血涌上心头，点点头表示会。

第 一 次 在 长 江 游 泳 ，有 点 儿 乘 风 破 浪
的 气 势 。 我 脱 下 衣 服 朝 江 水 一 跳 ，一 股 急
流 迅 疾 地 把 我 冲 涮 到 下 游 ，船 尾 一 个 漩 涡

把 吸 进 去 ，我 大 脑 一 下 短 路 ，一 片 空 白 ，本
能 地 双 手 在 漩 涡 中 挣 扎 ，连 呛 了 几 口 水 ，
被 乱 水 暗 流 冲 得 不 能 自 已 ，一 点 施 展 不 出
手 脚 。 危 急 时 刻 ，只 听 到 驾 长 老 彭 高 呼 ，

“快 抓 住 救 生 圈 。”一 个 红 白 相 间 的 救 生 圈
精 准 地 抛 在 我 头 边 。 我 本 能 地 抓 住 救 生
圈 ，人 一 下 浮 出 水 面 。 老 彭 吆 喝 我 把 救 生
圈 套 到 腰 上 ，他 在 船 上 拉 绳 子 ，把 我 拖 到
船 舷 ，放 下 铁 梯 把 我 搂 上 船 。 事 后 ，他 把
亚 飞 狠 狠 地 训 了 一 顿 ，告 诫 我 游 泳 要 讲 安
全 ，江 水 不 比 乡 下 池 塘 ，水 流 得 很 急 ，水 下
还 有 漩 涡 暗 流 ，码 头 边 有 锚 链 、礁 石 。“ 你
要 在 长 江 游 泳 ，就 得 了 解 长 江 水 性 ，不 然

就危险了，有空我带你先在码头内档游。”
第二天傍晚，老彭干完活，带着亚飞和

我 在 码 头 内 档 游 泳 。 老 彭 脱 下 工 作 服 ，露
出 小 山 包 样 胸 肌 ，只 穿 一 条 三 角 裤 头 ，先
在 甲 板 上 甩 动 几 下 手 臂 ，扑 通 跳 进 江 水
里 ，如 飞 鱼 样 在 波 浪 里 翻 飞 。 亚 飞 受 了 老
彭 的 批 评 ，再 也 不 也 敢 冒 失 ，教 我 在 江 水
里 如 何 利 用 水 流 游 泳 ，怎 样 躲 避 浪 头 ，遇
到 漩 涡 要 横 抢 过 去 ，距 离 大 船 远 点 ，防 止
船吸。老彭和亚飞手把手地教我熟悉了江
水的性情。

水 手 在 游 泳 中 亲 近 长 江 ，享 受 江 水 温
柔 的 抚 摸 ，无 比 舒 适 惬 意 ，也 给 水 上 生 涯
带 来 无 限 便 利 。 我 在 基 地 船 当 水 手 时 ，铺
设 过 江 电 缆 ，会 水 的 我 象 蛙 人 一 样 背 着 电
缆 游 到 岸 上 。 在 港 作 船 上 当 水 手 ，遇 到 缆
绳 缠 到 螺 旋 桨 上 不 能 动 弹 时 ，又 是 我 们 几
个 识 水 性 的 水 手 ，拖 着 太 平 斧 下 水 ，砍 断
缆绳解了围。还有 1998 年在客运码头防汛
抗洪，跳进江水中抬跳板，拉跳囤。

水 中 儿 子 自 信 地 对 我 说 ：“ 爸 ，我 以 后
要 开 得 船 比 你 大 ，航 行 得 远 ，游 泳 也 比 你
游好。”儿子说得对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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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镇船娘
□ 应红枫

鲁迅先生笔下的“乌篷船”，在古镇的河道上穿梭往来，桨楫划过
清澈的水面，“吱呀”“吱呀”地悠扬在微风里，诉说古镇的沧桑与变迁。

爱游泳的水手
□ 方军

枕涛而眠
□ 韩玉洪

这 片 锚 泊 基 地 见 证 了 我 的 成 长 ，从 懵 懂 孩 童 到 坚 毅 的 水
手。那些枕涛而眠的日子，无论是过去充满童真的时光，还是
现在肩负责任的岁月，都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里，成为我在人
生 道 路 上 不 断 前 行 的 强 大 力 量 源 泉 ，激 励 着 我 勇 敢 地 驶 向 未
来的每一片水域。

从 前 ，爷 爷 在 汉 江 上 开 船 ，爸 爸 在
长 江 上 当 水 手 ，作 为 第 三 代 海 员 的 儿
子则能到海上航行，游向幸福的港湾。

惊魂台风眼
□ 张洪明

海面泛着灰黄色，漂浮的货柜残骸像巨鲸的骸骨。某处传
来 缆 绳 拍 打 桅 杆 的 啪 啪 声 ，规 律 得 让 人 心 悸 。 我 摸 向 裤 兜 想
找根烟，却掏出半块被海水泡发的压缩饼干。

五月的云
□ 范剑峰


